
徐丽莎从来不是个理想主义
者。如果说，沈小红的现实表现在
守的一面，徐丽莎则要往前奔跑，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能奔多久就奔
多久。

徐丽莎来米园的第一天下午，
便拉着杨秀娟出去喝茶。

杨秀娟是个出道较早的演员。
因为扮相清秀，性格文静，通常总
演些良家妇女、大家闺秀的角色。
杨秀娟平时话不多，做事也是一副
低调的样子。于莉莉很喜欢她。于莉
莉说杨秀娟身上有种古典味道。闺秀
型的。演杜丽娘正合适。于莉莉还说
杨秀娟很像自己刚出道时的样子。刚
刚出道，还不怎么红，知道最重要的
是把事情做好。

杨秀娟不像徐丽莎是个自来熟。
她倒是略微有点矜持的。所以徐丽莎
拉她出去喝茶时，杨秀娟稍稍有点犹
疑。

“这么热的天……”
杨秀娟说话也有点犹犹豫豫的。

总怕什么地方说重
了，或者说过了，让
人感到难堪。结果常
常是，人家没觉得难
堪，她自己倒先难堪
起来了。

徐丽莎先是让
黄包车去沧浪亭的
茶室。走到半道，又
改主意了，说不如去
藕园。藕园里树更多
些，能遮遮凉。黄包
车都拉到藕园旁边
的平江河了，几个河
边洗菜的老太太抬
头张望着徐丽莎身上的小肚兜。

徐丽莎忽然哎哟一声叫了起来。
“应该去听评弹的呀！一边喝茶

一边听的。好像玄妙观里就有。”
拉黄包车的干脆把脚停了下

来，扭头朝车上瞪了一眼。
杨秀娟尴尬得脸都有点红了，
车子就这样七拐八拐地拐到了

玄妙观，并且在玄妙观前面的青石
柱那里停了下来。徐丽莎拉着杨秀
娟就往里面走。倒真有个茶室，还挺
大的，两层楼。门口挂着面黄幡旗一
样的东西，上面写着大大的一个字：

“茶”。
穿蓝印花布衣服的茶倌走过来，

手臂上搭了块白毛巾。他问她们要喝
什么。

杨秀娟说：“西山碧螺春。”
徐丽莎说：“珍珠奶茶。”
茶倌就说这里是没有珍珠奶茶

的。徐丽莎顿了顿，就改了杯茉莉花
茶。

几口茶喝下去，闹哄哄的声音渐
渐淡了。戏台上那个穿土黄色长衫
的人下去了，换上个穿深蓝色长衫

的人。中年，头发梳得油光发亮，
腆着肚子，手里还拿了把折扇。他
刚走上戏台，穿蓝印花衣服的茶倌
连忙两手捧了杯茶上去。徐丽莎就
在下面小声嘀咕着说，这人恐怕是
个大腕。

杨秀娟倒没讲什么，杨秀娟听
得蛮仔细。杨秀娟说，这老先生唱
的开篇叫做《宝玉夜探》。是《红楼
梦》里面的事情。讲贾宝玉在一个
晚上提了一盏灯去看林黛玉。

宝玉到了黛玉那里以后，发现
黛玉的心境很灰。宝玉就劝了她几
句。

徐丽莎就忍不住插话说：我看
什么劝不劝的，讲的其实都是些废
话。什么是假也是真，假的就是假
的，真的就是真的。哪有那样麻烦
的事情。

杨秀娟就说：都是以前的事情
嘛。再加上艺术处理，总要婉转些。

徐丽莎又说：我就不大喜欢那
些以前的戏，磨磨蹭蹭的。想干什

么又不敢干。既然不
敢干，哪里还有送上
门来的道理。

杨 秀 娟 笑 了
笑。沉下头，没说什
么。

松鼠鳜鱼的一
种烧法

康 远 明 惊 讶 地
发现，彪哥其实极像
一个人。也是个历史
人物。如果说康远明
发过誓，一旦有机会
一定要做刘邦，那么
康远明觉得，其实彪

哥就是活脱一个现世的项羽。
首先是彪哥的出身。
不管怎样，康远明认为，彪哥

是有钱人。这种有钱人不是后天吃
了很多苦奋斗出来的。这种有钱与
生俱来。就像人鼻子、耳朵和眼睛
的形状。所以在彪哥的头脑里，有
钱是自然的，优雅的生活品位是自
然的，率性而为也是自然的。康远
明记得有一次闲聊，彪哥谈起自己
的童年生活。他说小时候他就是在
米园长大的。冬天他采梅花插梅
瓶，到了晚上，花窗上漏出黄色的
光，还有远处戏台上唱戏的声音。

彪哥还说，在他小的时候，米
园里是有狐仙的。他能听见它们嗒
嗒嗒的脚步声。

康远明暗暗冷笑。
康远明倒也相信有狐仙，但他

认为，所谓狐仙，就是现实生活中
专门勾引男人的那类女人。康远明
同样相信彪哥讲性情、高贵、出手
阔绰、维护体面。但他眼光
毒辣地判断出：这些其实就
是彪哥这种人的“胎毒”。 7

他刚刚特意坐到副驾驶位上，后
视镜里能将我出门的必经之路看得
一清二楚。

“笑什么？”他替我拉开车门。
“笑你次次停路边，这回学聪明

了，人在车里待着。”
待我上车，他关好门，绕到另一

边钻进了驾驶位。
他发动了车。前反光镜上挂着的

那只白水晶小猫晃了两晃，车厢里有
股浓郁的烘焙香味。

其实再转过两个街口就到了书
店，走路不过十多分钟，车程也就三四
分钟。看来，他根本没打算多此一举特
意来送我上班，送早餐才是目的。

我心知肚明，配合地替他开了
个头：“好香啊！”

“我妈烤的曲奇，特别好吃，给你
带了点儿。”他歪头示意香味的来源。

后座上有个精致的便当袋，又
蕾丝又拼布，跟我们家沙发垫似的。
连老妈的爱心糕点都搬了出来，看来
他对终身大事还真是相当进取。

“谢谢！你要不
着急去公司的话，进
来请你喝杯咖啡，就
当感谢你千里送早
餐。”书店转眼就到，
下车前，我邀请他一
起进去。

“行！”他一口答
应。本已开始减速靠
边的车擦着路侧驶过
店门口，绕进了后面
的写字楼地下停车场。

周六上午十点，
我收拾完毕后，把双
脚塞进那双白色细高跟鞋，重新适应
了好几秒钟才敢往外迈步。肩膀也觉
得空荡荡的，手上只抓着一只书本大
小的手袋。许多昔日熟悉的事物，都
以一种难以计量的速度渐渐远离了
我的生活，记忆虽熟悉，触感却已陌
生。当今天的我装进往日的躯壳中，
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成为另一
个不同的人。

施杰在楼下等我。他见到我时的
惊讶神情一点儿也不像刻意夸张，待
我走到面前，他背转身跟我并肩站
着，略微弯起右臂伸到我面前。

如此绅士的举动，我当然乐意遵
从，便用左手挽住了他：“走吧？”

“你跟平时很不一样，真漂亮。”
他毫不修饰地坦然赞美。

“谢谢。你也跟平时不一样，不
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新郎。”我说的是
实话，他今天衬衫、西装、领结一
样不缺，差个腰封就真像新郎了。

“新郎和伴娘？”他看看自己又
看看我，面带笑意。

“噢，伴娘。”
“嘿，你这样穿才是对主人最大

的尊重，漂亮但不喧宾夺主。看我
们两个多般配！”

“新郎和伴娘般配？这问题大
了。”

“管他呢。有这样的伴娘，谁还要
新娘？”

他打开副驾驶那一侧车门，直接
抬起被我挽着的右臂，右手托着我的
手站在身后扶我上车；左手还挡在我
的头顶，直到我坐定，他才关上门自
己绕到驾驶位。

他看起来那么美好，像是我有生
以来获得的最完美的补偿。

我所错失的那个人纵然远不如
他耀眼，但是世上任何人、任何事都
无法补偿。我可以理智地选择，可以
做对的事，但这一切不是退而求其次。
继续生活下去总会遇见某个人，开始
某段关系，施杰就像是途中必然经过
的风景，纵然不是他，也会有别人。“过
去”是一种无法抛弃又不能留守的存
在，这一次，我宁愿带着它前行。

行至举办婚礼的酒店门口，礼宾
上前替我们开门，代为停车。宴会厅

门口立着一道鲜花拱
门，红毯顺着步行楼
梯铺下，几乎要延伸
到大堂。婚宴告示牌
上写着两个陌生的名
字：黄睿、孙芸。

在 门 口 礼 簿 上
签完到进入大厅，我
抬头问施杰：“新郎
和新娘哪个是你的朋
友？”

他 笑 了 笑 ：
“差不多都算。新娘
你也认识。”

孙 芸 ？ 我 不 记
得有朋友叫这个名字。

见到我疑惑的表情，他又伸出
胳膊示意我挽住：“走吧，一会儿
你见到就知道了。”

这是场纯西式的婚宴。宴会
大厅到处装饰着鲜花和纱幔，厅
中央铺着绸桌布的大长桌上，那
几座银色烛台美轮美奂。厅四周
如画展般摆满了陈列婚纱照的木
画架。

照片上的那对男女我的确认
识——新娘是云清，新郎是那夜在
书店见过的、和她牵着手的男人。

原来她真名叫孙芸。
今 天 居 然 是 黎 靖 前 妻 的 婚

礼，他会不会来？毕竟是前妻再
嫁，他为避尴尬也许不会来；但
女儿一定会到，他亦有可能陪女
儿来……我顿时陷入一股莫名的
紧张，好一阵才想起今天自己戴
的是他送的耳环。不行，万一意
外撞见，还是取下来为好。

施杰跟云清共同的朋友不少，
而今天到场的不乏他们公司的同
事，他此刻正跟在场的其他
宾客寒暄。我匆匆说了声去
洗手间就离开了大厅。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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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儿
空气中有味儿
不是烧木头味儿
也不是在烧饭
晚风中追逐着散步的
鼻孔 庄稼 星光下飞翔的鸟
不是泛黄的麦子在呢喃
不是苹果花白白的叹息
晚风中追逐着散步的
鼻孔 庄稼 星光下飞翔的鸟
不是汽油
不是空调机吹出的冷氮
追逐着 飘荡着
在一张张白纸上写下

无言的罪

还有风
我坐在堂屋门前穿袜子
我看到
风从风的空隙里掠过
掀动梨树叶子 榴花 鸟的叫声
跌落在台阶 半敞的厅堂
是的 还有风
一阵 又一阵 从中间穿过

牡丹辞
牡丹里有人
牡丹中有
黑暗的光
牡丹
在最高的土坡中
抓紧地心
牡丹从天上下来
找到自己的前世
牡丹上有星群
星群里有蜜

牡丹是一座桥
等拖拉机轧过
牡丹长在门票上
上面有仙子唱歌

停下来
谁把麦子收走的
被焚烧过的大田里 约定在冒烟
是从哪一夜开始 你可以把枕头推开
独自睡去 响着鼻息
把星子关在屋外
波平浪息是波浪的一次死亡吗
平静何时抚平了闪电的尾巴
一次次地重复使用 终于使土地
现出疲态 生病 让锄头休息
是这个时代共同的主题
停下来 停下来 痛苦才刚刚开始
停下来 停下来 幸福 刚刚启程

诗人简介：李山，河南省封丘
人，2010年参加《诗刊》社第26届“青春
诗会”。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墨白长期以来都在严肃地思考
着有关生存与死亡的话题，他的新
作《手的十种语言》（作家出版社，
2012 年 3 月版）同样触及到了生命
的脆弱、生存的艰难以及死亡的突
然。这部小说的开篇伊始，捕捉住
我们目光的便是一个死亡事件。由
此出发，墨白展开了一系列对生命
价值及死亡意义的探讨。在墨白看
来，死亡的意义并非全然是消极的，
它至少促使暂时还苟活着的人们对
于生命的价值做出重新的反省。事
实上，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生命
才会展现出它独特的意义。也只有
死亡才会映衬出生命的稀缺与侥
幸。当生命最重要的只是过程的时
候，每个生命的占有者都应该努力
让这个有限的过程变得更加瑰丽多
彩。但墨白不无悲观地发现，在功
利主义至上的当下中国，占据了国
人生命中最核心的东西，更多的只
是孤独。那种孤独更多的是一种心
境而不是处境，即表现为在稠人广
众之中的孤立无援、深度寂寞。这
种原子主义的生存方式，使得每一
个个体如一叶扁舟泛乎惊涛骇浪之
上，变得怅惆无助。正如作者在后
记里所说的：“我清醒地看到，一个
人内心的巨大的痛苦，是怎样被我
们这些麻木的灵魂所忽视，世界到
了黄秋雨这里，彻底呈现出了无限
的冷漠。”墨白窥测到现代人孤独的
根源在于欲望。正是无止境的欲
望，使人偏离了内心的坚守，在疲于
奔命的生存竞争中变得麻木而冷
漠。为此，墨白不吝笔墨，多次展示
现代人偏听偏信欲望化的生活状
态。《手的十种语言》是“欲望三部
曲”的最后一部（另两部是《裸奔的
年代》和《欲望与恐惧》），书中主人
公黄秋雨某种程度上就是欲望的肉
身化——“他可能是一个不成功的
殉道者，但他肯定是欲望的见证
者”。欲望使人前进，也使人堕落。
我们看到，正是在欲望的驱动下，黄
秋雨达到了他个人事业的顶峰，但
他最终恰恰又毁灭于欲望的过度泛
滥之中。欲望的可怕性在于，它会
以物质的巨大诱惑将世俗人牢牢地
攥在自己的手心，由此得陇望蜀般
地追逐一个个看似真实其实却虚幻

无比的影子，而浑然忘却了本来的
面目。于是，在墨白的笔下，我们看
到了一幕幕这样的悲剧被反复上
演：那些富有精神内涵的人们在物质
主义的喧嚣大潮中试图突围，而终归失
败。

权力是墨白小说中的另一个重
要主题。这并非因为墨白对于权力
本身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而是在当
下中国语境下一个优秀作家进行真
实心灵叙事的必然选择。当现实中
的所有一切都被密织进权力之网
后，那些所谓疏离权力的空谈便只
是奉行一种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而
已。墨白是不惮于直面于此的，并
作出了自己的理性分析与价值判
断。他在小说中对权力做出了定
义：“权力就是一个人能主宰另一个
人。”墨白认识到，权力意识的根深
蒂固，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负面
文化遗产。因为权力必然是和人的
奴役联系在一起，不管是物质性的，
还是精神性的。正是权力意识造就
了国人的依附本性，它培养了奴性，
也制造了暴力，而且通过奴性与暴
力来掩盖历史。在《手的十种语言》
里，以“我”为中心的侦破指挥部在
努力地挖掘真相，探寻黄秋雨的真
正死因；但与此同时，另有一只看不
见的权力黑手却在背后无时无刻不
在做着相反的努力。尽管我们没有
直接看到，但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
一阵阵从幕后袭来的砭骨的寒意。
在一次访谈中墨白这样说道：“谎言
就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每天都要
面对。这就是我在小说中所涉及的
问题，所以文学有责任让人们觉醒，
有责任让人认识到现实中所存在的
问题。”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面
对严峻现实时的道德立场。因为说
到底，文学的社会功用不可能脱离
它所置身的时代背景。当权力深度
介入历史的时候，文学起码还能起
到一种唤醒的作用。这种唤醒，某
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的记忆复活，并
使我们有理由坚信，那些曾经真实
发生的历史也许在某一个时期会被
有意掩盖或者歪曲，但只要它具备
警醒后来者的价值。就不会完全消
逝，总有一天会因着现实机缘的同
类触发而重新焕发生机。墨白关注

权力，但他的眼光并非是向上的。
相反，更多的时候他关注的是那些
没权没势、贫弱无告的人们。看他
们劳劳碌碌、为维持生计而艰辛拼
搏。这种对于底层人“生之艰难”的
关注，使墨白的作品始终洋溢着一
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手的十种语言》的情节本身并
不繁杂，它是围绕着一个命案的侦
破而逐步展开的。锦城的著名画家
黄秋雨莫名失踪，两天后浮尸颍
河。市公安局组织侦破指挥部进行
调查。正当案件取得一定进展时，
被怀疑是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对象却
在一场颇为蹊跷的车祸中离奇死
亡，于是线索断掉了，案件的侦破也
跟着陷入了僵局……作者是以“我”
（刑侦支队长方立言）的视角展开叙
事的。“我”作为黄秋雨命案侦破指
挥部的副指挥长，负责一线工作。
在调查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大量的
案件卷宗包括诸如画作、书信、日
记、批注、访谈等，于是在文本上就
相应地有了诗歌、散文、评论、讲述
等多种表现形式。正是以此为契
机，作者颇为娴熟自然地调度了多
重叙事手段，通过人称的灵活变化，
全方位、多角度地展开叙事。这就
使得叙事能够突破传统平面式的单
调铺叙，而产生了一种立体化的效
果，即它不再是封闭式的个人讲述，
而全然是众声喧哗、内涵丰富的开
放式结构，其中包容了多种探索的
余地。墨白深谙叙事的复杂性，在
小说中，他借“我”之口讲到：“有一
点我是清楚的，在这宗案件的侦破
过程中，会有许多线索出现在我们
的视线里，并引起我的注意。可是，
等到这宗案件侦破之后，我才发现，
其实，最初我们所关心的、所考虑的
许多线索和案件几乎没有丝毫的关
系。”其实这就是我们杂乱无章的生
活本身，所谓没有逻辑就是它自身的
逻辑。墨白自然是了然于此的，他的这
一认识也直接地影响到了对于世界的
观察。在他的多重视角的透视下，外面
的世界不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
是各种主体心理的投射，或者说是
系列客体化了的主体心绪，它们不
只服务于小说的情节需要，且更多
地服务于人物的心理需要。

《隐身衣》是格非在“三部曲”后继续实
现自己“描写现实、超越现实”的文学野心的
作品。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北京的新老城区
间转换，主人公因为姐姐要收回暂借给他的
房子而陷于困窘的境地，他求助于朋友，之
后遇到了一连串离奇的人和事……格非在

《春尽江南》中对现实的剖析和感悟似乎没
有表达完尽，他用了新的方式继续拓展他的
文学领地。新小说《隐身衣》与之前的《春尽
江南》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流淌着它的脉脉
余韵。故事的主人公与作者同龄，跟作者的
个人经验密切相关，他的标志性经历也是文
革、唐山大地震、改革开放、商品化浪潮，作
为一个八十年代的音乐发烧友、靠制作音乐
器材为生的手艺人，他和《春尽江南》的主人
公——一位八十年代的诗人一样，已经成为
了生活的旁观者——穿上了隐身衣；而他找
不到栖居之所，正象征着这个时代人们已失
去了精神家园。这部小说虽然在篇幅长度
上不及《春尽江南》，但它在时间上与之同
构，而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对当代精神困境
的表达、对历史内涵的把握、对叙事与结构
的掌控则比之前者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称得
上是一部杰出的作品。

说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又岂止是老者不紧不慢的说话语调，老

者淡淡的文字，不疾不徐，平淡冲和，有如一
片波澜不起的湖面。

年少时，偶得孙梨的一本《尺泽集》，薄
薄的200页，比16开稍窄，话不多，耐人咀嚼。
那时，孙犁已年届古稀，他说自己的婚姻，是
一个下雨天，还是他未来的老丈人在门洞里
闲坐，两个说媒的，跑来避雨，随口寒暄：“给
谁家说亲去来？”“东头崔家。”媒人笑问：“你
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怎么不愿
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就
这样，经过来回跑了几趟，一桩亲事竟然说
成了。

年老的人，想到的都是沉睡岁月中的小事。
巴金最后的文字，是为曹禺的遗文集

《没有说完的话》写序。巴金躺在病床上，不
能握笔，就由女儿李小林代笔，他断断续续
地说，但文思一直很连贯，“躺在病床上，我
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
目。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
这里开始。”

那些轰轰烈烈的事、那些兴高采烈的
事、那些大喜大悲、大彻大悟的事，老者的文
字中极少提及，他们是坐在夕阳余晖里，尽
想些温暖而幸福的事。

我所在的城市，城北的一处老宅子修缮保
护。房子的后人，一位清华大学的老教授，耄耋之
年亲手写下幼年时在老宅的光影记忆。

老教授的文字，像一张未着油漆的桌
子，没有弯拐和修饰。

都说些什么？他说，小时候过年在家中
吃云片糕、姑母出嫁、老祖母过世出殡、堂屋
供桌上的器件摆设、庭院里的一棵核桃树、
昔日河上各种船只往来穿梭……

花园内还有桂树、腊梅、天竺、绣球。大
冬天，老太太睡得早，唤小孙儿帮她拽罩
裤。从前老人套在棉裤外面有一条罩裤，其
实并不是老太太自己不能慢慢脱下，只不过
是想让心爱的小孙儿为自己服务一下，享受
天伦之乐。

——他，絮叨些家常话，说些依稀的景
物，许多人都曾经历过的事情。

一个人，年老了，离开故土几十年，他就
只记住这些。

从孩童走来，小时候吃过的食物，滋味
还在嘴里回旋，像牛一样反刍。稚眼瞳瞳，
看别人结婚、看别人忙碌、看别人离开尘
世。“粮行、草行、蛋行、饭棚、粥棚、家具摊、
廉价衣服摊，捏糖人儿、拉洋片、卖花生瓜
子、香烟洋火、香干臭干的小贩来来往往”。
一座庞大的记忆之城，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渐
渐隐去，那些式微的小细节越来越清晰。

我是在一个午夜的灯下，品读那些纸上
絮语的。年轻时，落笔为文，情炽意热，词藻
铺张。人到中年，我喜欢老者舒缓的语调，
浓烈转向平淡，简洁之中富于蕴藉，如昆虫轻触弹
跳，掠过草尖的细微节奏。没有好大喜功，轻佻张
扬，行到水穷处，反倒返璞归真。

《隐身衣》
郑甜

老者的文字
王太生

洁（国画） 小 白

多重视角下的叙事与隐喻
——读墨白《手的十种语言》

高俊林

房前的那棵槐树又一次绽出
了一簇簇的花，那花晶莹洁白，在
土墙的背景上更显清丽脱俗，一如
不施粉黛的绝代女子。风过无痕，
却吹来了隐约的似有若无的清香。

记得小时候，每到这时，奶奶
就会拿着一支细长的竹竿，笑呵呵
地在屋前打槐花。看着奶奶佝偻
着背略显笨拙的样子，我几次上前
要帮她，奶奶却皱着眉，边擦了把
汗边呵斥我：“小孩子站在一边捡
就好了！”我只得看着汗水浸湿奶
奶的银丝。那时，我常摩挲着那棵
槐树的树干，叹着：“大槐树啊，你
要多开花儿，开得低一些，让奶奶

省点力气啊……”它好像听懂了似
的，花开得都低了。

和奶奶坐在树下，嚼着香甜的
槐花，感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气
息直入肺腑。奶奶总把新鲜又晶
莹洁白的槐花推到我面前，我鼻子
一酸，顿了一下，奶奶忙问：“怎么
了？吃啊！”“嗯。”我点点头，大口
嚼着那香甜的花朵。我抬眼望了
望槐树，恍惚间嗅到了槐树的清香。

日子如流水一般，又到了槐花
飘香的季节。闻着空气里弥漫的
槐花清香，我禁不住泪如雨下，每
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回老家看看
奶奶，看看她精心侍弄的小院，摸

一摸门扉上褪色的对联。再和奶
奶走一走田间交错的小路；然后再
静静地伫立屋前，深深看一眼那棵
缀满洁白花朵的槐树，嗅一嗅那带
着奶奶身上熟悉气息的花香。

春去春又来，槐花依旧开，然
而奶奶瘦弱的身躯、慈祥的面容却
永远都离开了我，

吃着房前那棵老槐树上长出
的依旧清香溢口的槐花，泪眼朦胧
中我仿佛又看到奶奶仰着头费劲
儿打槐花的身影，仿佛又闻到了清
风吹来时那股充满清香与温暖的
气息。

夏天快到了，可我知道，季节
的变换暗淡不了槐花的容颜，更冲
淡不了我对奶奶深切的思念。

我爱房前那棵槐树，我爱香气
袭人的槐花，因为它满润着奶奶对
我的爱。

那棵老槐树
于 卿

诗四首
李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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